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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国庆期间，新编梨园戏《陈

仲子》在沉寂了 28 年之后再度被搬上

舞台，在泉州梨园古典剧院连演两场。

随后，又相继参加了第三十三届泉州市

戏曲会演和第七届福建省艺术节，引发

了热议。11 月 24 日，厦门大学戏剧与

影视学专业的杨惠玲、赵春宁两位老师

带领学生奔赴泉州，在泉州市戏曲研究

所就新编梨园戏《陈仲子》的创作和演

出采访了剧作家王仁杰和泉州市戏研所

副所长张文辉。

“他可爱又可敬……他可笑又

可悲……”

张力：王老师您好，您为什么对陈

仲子这个人物感兴趣？您创作这部作品

有没有一个契机？

王仁杰：90 年代初，我偶然读到《孟

子》中关于陈仲子的一段故事，被其吸

引。陈仲子是齐国的大思想家 ,为了追

求贞廉，他做出了一些在常人看来奇怪

的事情。出身世家，父兄都做大官，却

迁到于陵隐居；拒当宰相，宁愿帮人灌

园；吃了鹅肉后抠出呕尽。孟子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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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梨园戏《陈仲子》创作和演出访谈录
文‖张    力

【摘要】 王仁杰是中国知名戏曲作家，廖奔誉之为“戏曲界优雅的古典诗人”。王仁杰的剧作既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又颇具思辨的色彩，其返

本开新的努力使得古老的梨园戏光彩焕然，引人注目。访谈内容围绕王仁杰的新编戏《陈仲子》，首先讨论了陈仲子这一人物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其次，王仁杰结合本剧，提出了对“戏曲导演制”的看法，同时强调戏曲中演员的作用；最后，谈及梨园戏的独特魅力，并且对青年编剧的成

长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关键词】 新编梨园戏；《陈仲子》；王仁杰；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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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梨园戏《陈仲子》研究专题（四篇）

访谈对象 ：王仁杰，生于 1942 年，福建泉州人 , 知名戏曲作家、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曾为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剧协理事，主要作品有梨园戏《节妇吟》《董生与李氏》《皂隶与女贼》《陈仲子》《蔡文姬》《枫林晚》、昆剧《琵琶行》《邯郸记》、京剧《唐琬》、

闽剧《红裙记》、越剧《柳永》、歌剧《素馨花》；张文辉，生于 1948 年，福建泉州人 , 曾任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团长，现任泉州戏剧研究所

副所长。

时间 ：2018 年 11 月 24 日下午

采访时长 ：两个半小时

地点 ：泉州市戏剧研究所

梨园戏《陈仲子》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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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子要达到真正的廉，他只能去当蚯蚓。

我被深深触动，开始对这个人物感兴趣。

一方面，他执着追求他的人生目标，可

爱又可敬；另一方面，他可笑又可悲。

他的可笑在于他的极端与迂腐，他的可

悲也在于这里，为了追求理想甚至夫妻

双双饿死。陈仲子独特而复杂，像堂吉

柯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是这么一

个复杂的人物，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

在，都跟社会现实格格不入。虽然当时

我的思路还不明晰，但深深被打动，久

久不能忘怀。我思考着，是不是可以在

当代树立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坐标。

张力：陈仲子一直在寻找“廉”， 

他拼命地付出努力只为寻找一个确切的

答案，却因为别人的话反复否定自己。

可见，他对于所要追求的“廉”并没有

一个确切的答案，他到底要追求什么？

您想要通过这样的人物来表达什么呢？

王仁杰：他不断地在寻找，不断地

反省自己，比如原来他认为正常的事情，

乡民突然指责他“捷足先登”，他就感

觉自己错在抢先了一步，深感内疚。到

了“食李”，就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了，

而是唯恐自己与虫子争食；再到吃鹅后

吐鹅的激烈反应；又到“蚯蚓比廉”，

听蚯蚓说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廉，他又不

知道怎么做才好。不断三省吾身，换来

的却是不断否定自身。他终身追求“廉”，

换来的不是成功，而是别人的耻笑与不

解，同时也是自己的迷茫与困惑。但是，

他不断求索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

王艺珍：“道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

吾往矣。”这句新加入的台词，是想给

这出戏一点正面的影响力吗？

王仁杰：因为这出戏没有一个确定

的主题，如果以提倡廉洁为主题，有些

领导可能会认为陈仲子迷茫的处境是很

消极的，所以，加上这句话是增加一些

正能量。其实，要删掉它也很容易。

魏惠娜：陈仲子追求贞廉，仅仅是

自我要求么，他对别人也有这样的期待

吗？或者希望自己能有助形成一种追求

清廉人格的风气呢？

王仁杰：也有啊，人家请他当宰相，

他说我一人廉，并不能使天下人廉，所

以，他也想出去当宰相，干一番事业。

但是，他又担心隐居于陵会在无形中变

成做官的终南捷径，所以感到羞耻，而

一直处在矛盾中。陈仲子与儒家最大的

不同在于没有保持中庸，他有自身的独

特性和复杂性。

赵春宁：在我看来，陈仲子有点道

德洁癖，追求绝对的贞廉，过于绝对化

了。他实际上是抛弃了中庸。

王仁杰：过犹不及，这个人物好走

极端。不过，我认为有些事就算很少人

能够做到，也要追求，陈仲子为当下人

树立一个反思自己的道德标杆。一位香

港的诗人朋友认为，在现代文明世界里，

人要拷问自己。虽然这出戏没有一个明

确的主题，但是我感到陈仲子这个人物

是有现实意义的。

赵春宁：其实，他的目标还是挺明

确的，即使过程中有内心的矛盾犹疑。

他是用西天取经般九死未悔的精神来追

求贞廉，目标一直没变。他的存在，促

使现世的人反思。其实，我是觉得陈仲

子这样的人物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非常

少，反而比较多见于西方文化里。他是

一种理想，是一种理想状态的极致追求。

为了理想他可以抛弃世俗、现实世界的

一切东西，像堂吉柯德，虽然看起来有

点迂腐，有一点可笑，但是他摒弃世俗，

放弃名利，去追求精神的极致。在传统

文化里，更多的是追求一种现世的、积

极入世的儒家士人。

王仁杰：所以有的观众看了这出戏，

还是很震撼的。但在福州汇演时，个别

同行说看不懂。这个戏，知音非常少啊！

赵春宁：王仁杰老师，您所有的作

品中戏您最满意哪一部？哪一部是您的

代表作？

王仁杰：都不满意。一般公认的代

表作是《董生与李氏》，但是我个人更

偏爱《陈仲子》。

杨惠玲：仁杰老师，我觉得《陈仲

子》更能体现您对生命存在的关照、对

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思考与追求，兼顾

观赏性和思想性，既深刻又有趣。我认

为，经过不断打磨，这出戏会越来越好，

可以成为您的代表作。

王仁杰：我最喜欢的还是它，但我

这是小人物写小人物，很多同行之人认

为我的剧作显得小家子气，是非主流。

我觉得很少人会喜欢它。相比之下，《董

生与李氏》更好看，该剧曾在北京演出

八次。

 “这个戏要一直演下去，不要

丢掉……”

王仁杰：1990 年，这个本子写完之

后，我们整个班子一起讨论，要把它搬

上舞台。当时，各省的专家、同行来在

福州观摩汇演，其中有中央戏剧学院戏

文系主任祝肇年先生。这位老先生看戏

后兴奋不已，半夜，十来个人还聚集在

老先生的房间里一起讨论这出戏。他说

这个戏是“世界级”的，甚至分析出了

13 个主题。第二天老先生见到我们，还

鼓励我们说“这个戏要一直演下去，不

要丢掉”。祝先生也建议我们来中戏演

出，他说，“我相信我们的师生看得懂”。

魏惠娜：为什么这么好的一出戏却

尘封了许久？

王仁杰：当时，《剧本》月刊准备

发表这个剧本，而当时的主编认为这个

戏有政治问题，所以直到前几年《剧本》

月刊才发表。再加上其他原因，这个戏

就没再演……

魏惠娜：时隔这么多年，为什么将

这出戏重新搬上舞台？

王仁杰：曾静萍团长对这出戏一直

念念不忘。她也像陈仲子，十分执着。

中国戏曲原本就没有导演

杨惠玲：看这出戏之前，我一直对

戏曲导演有个看法，也许是偏见。我觉

得中国戏曲没有必要存在导演，尤其话

剧导演对中国戏曲所起到的主要是负面

影响。但是，看了这出戏以后，我的想

法就变了，我觉得关键不在于应不应该

有导演，而在于由谁来做导演。我觉得

应该要由像曾静萍团长这样懂得戏曲、

有责任心、有卓越的才能、视野又开阔

的人来当导演。我这样的想法不知道有

没有道理？

王仁杰：的确，她很有天赋，《陈

仲子》这出戏经过排练演出，到现在引

起一些关注，要归功于导演曾静萍。准

备重排时，曾静萍想邀请“大导演”，

我表示反对。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开销

大，带着一个团队来，没有一百多万，

完成不了。我们这出戏是七艺节演出的

剧目中最省的，因为除了法国的灯光师，

其他都是自己剧团的人亲力亲为的。我

反对所谓的“戏曲导演中心制”。我们

中国戏曲原本没有导演，一般都是老艺

人、师傅来教戏、说戏。他们没有什么

花哨的手段，而是专注于演员本身，专

注于戏曲本体。他不会想这里来个追光

灯什么的，但能保持我们梨园戏最原汁

原味的东西，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

真正表演艺术家。

杨惠玲：请话剧导演来排戏，往往

造成对戏曲程式的破坏。

王仁杰：话剧导演大多不懂得戏曲，

他们惯用的方式是用西方那套理论来改

造中国戏曲，而且很会吓唬人。比如说，

他一开始就让演员写好几页的角色自

传、心理分析等，戏曲演员不太擅长做

这个，以前也没有做过，突然听到就被

吓住了，感觉这个导演很高深。但之后

登场演出，这些都不管用。我们戏曲是

用行当与程式来表演的，哪怕是心理活

动也是用程式表现出来的。

张文辉：我们过去有那么多传统折

子戏，有导演吗？没有。戏曲导演制度

很值得研究。当然，我们也有思考。演

员从分配到脚色到上台唱、演，除了老

艺人当场传授点拨之外，剩下的就是用

我们心中已有的程式来唱来演。出场有

出场的程式，入场有入场的程式。再例

如，以前小梨园《陈三五娘》的演员都

是小孩子，他们哪里懂得什么爱情，但

是表演得又好看，又好听。为什么？就

是因为程式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演员

要非常懂得程式，戏才能精彩。再如《陈

三五娘》中，五娘偷看陈三，要表现出

女孩很害羞的心理。这个动作导演没法

导啊，但是科介可以表达。
（1）

赵春宁：戏曲不需要一个专职的导

演，演员一遇到表现“偷看”和“害羞”，

自然就用某种程式去表现。其实演员在

一定意义上已经是自己的导演了。

张文辉：我们的表演流程是先有剧

本、音乐，配上传统的科介，根据演员

自己的理解来唱、演，我们叫“走埕”。

然后，观众看了，根据观众的不同反应，

我们再来改。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

真正的戏曲导演是观众。

赵春宁：还有那个曲师、老师傅，

他们也承担着“导演”的职责。通过程

式化的肢体语言等来表现人物心理，这

恰恰是中国戏曲独特的魅力。我记得我

最早看的梨园戏，是曾静萍老师在我们

厦大法学院演出的《大闷》。这样的戏，

在我们传统戏里面，基本没有。

张文辉：这种戏也许只有梨园戏能

演，放在其他剧种，估计够呛。同时，

这也基于曾静萍导演对舞台的掌控能

力，她排演的效果比上一次好多了。观

赏性强不说，还实现了对舞台有限空间

的无限利用。上次排演，舞台中间又设

置了一个小舞台，是我们梨园戏小台式

的演出方式。但是，曾静萍没有这样做，

而是巧妙用了高台。整个舞台因此而活

起来了，推到远方，它就是一条山路；

拉到近处，它又成为饭桌、井台，甚至

是梦中蚯蚓的洞穴。

“我们一直在做‘减法’，使表

演回归艺术本身。”

杨惠玲：这个剧本要搬上舞台，您

是给导演和演员出了一个大难题？

王仁杰：是啊。剧本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剧本，给二度创作制造了不少困难。

这次重排，大家肯定了曾静萍的设想之

后，就开始紧锣密鼓地排练，结果还不

错。主演林苍晓功劳也很大，他很用心、

刻苦。自己的排练录像，一天内可以连

续看十遍，看完之后反复琢磨，练习，

让大家给他提问题，再改进。所以，从

彩排，到你们看的那一场，再到会演，

他的进步非常明显。他成功演过很多传

统戏的男主角，陈仲子一角可说登上了

新的高度。

杨惠玲：不少新编戏的布景很复杂，

上场的人物也很多，把舞台占得满满的，

显得凌乱。而《陈仲子》这出戏用歌队

代替了龙套脚色，像陈家的仆人、汲水

的乡民等，场上就干干净净的几个脚色，

让观众看着很舒服。曾导演是怎么想到

这种处理方式的呢？

王仁杰：梨园戏现在拥有曾静萍、

林苍晓这样的优秀演员是很荣幸的。但

同时，简单和干净的舞台也是这个团优

秀的传统。他们到北京、上海等地演出，

全部的行李一部卡车就装下来了。没有

什么其他多余的东西，仅留一个长条凳，

有时干脆连长条凳都没有，只用一盏

灯，在街边有路灯的地方就可以演。上

海的同行感到很奇怪，东西怎么可以这

么少！再比如，我们到台湾、法国去演

《董生与李氏》，什么道具都没有。再如，

这次《陈仲子》的演出也是，连马鞭都

没有。但是，观众依旧能理解。这其中

的原因，一个是过去经济比较困难；再

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做“减法”，将演

员回归表演。

王艺珍：《陈仲子》主角陈仲子的

服装是白褶子，外面还披了一件薄薄的

长衫，也是白色的，这种服饰和人物形

象是非常贴合的。

张文辉：这次演出的服装，我个人

觉得还不是很到位。这些服装已经过改

良，不是梨园戏的传统服装。您说的这

种，我们不叫褶子，褶子是京剧的叫法。

披在外面的是宽袖披风，能很好地衬托

出仲子的隐士气质。因为这出戏主要表

现陈仲子一心追求贞廉，正如你们说的

道德洁癖，灯光也都是白色的，舞台上

一片白茫茫的。

梨园戏艺术，其妙在写心传神、

活泼有趣

魏惠娜：我注意到，《陈仲子》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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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子要达到真正的廉，他只能去当蚯蚓。

我被深深触动，开始对这个人物感兴趣。

一方面，他执着追求他的人生目标，可

爱又可敬；另一方面，他可笑又可悲。

他的可笑在于他的极端与迂腐，他的可

悲也在于这里，为了追求理想甚至夫妻

双双饿死。陈仲子独特而复杂，像堂吉

柯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是这么一

个复杂的人物，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

在，都跟社会现实格格不入。虽然当时

我的思路还不明晰，但深深被打动，久

久不能忘怀。我思考着，是不是可以在

当代树立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坐标。

张力：陈仲子一直在寻找“廉”， 

他拼命地付出努力只为寻找一个确切的

答案，却因为别人的话反复否定自己。

可见，他对于所要追求的“廉”并没有

一个确切的答案，他到底要追求什么？

您想要通过这样的人物来表达什么呢？

王仁杰：他不断地在寻找，不断地

反省自己，比如原来他认为正常的事情，

乡民突然指责他“捷足先登”，他就感

觉自己错在抢先了一步，深感内疚。到

了“食李”，就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了，

而是唯恐自己与虫子争食；再到吃鹅后

吐鹅的激烈反应；又到“蚯蚓比廉”，

听蚯蚓说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廉，他又不

知道怎么做才好。不断三省吾身，换来

的却是不断否定自身。他终身追求“廉”，

换来的不是成功，而是别人的耻笑与不

解，同时也是自己的迷茫与困惑。但是，

他不断求索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

王艺珍：“道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

吾往矣。”这句新加入的台词，是想给

这出戏一点正面的影响力吗？

王仁杰：因为这出戏没有一个确定

的主题，如果以提倡廉洁为主题，有些

领导可能会认为陈仲子迷茫的处境是很

消极的，所以，加上这句话是增加一些

正能量。其实，要删掉它也很容易。

魏惠娜：陈仲子追求贞廉，仅仅是

自我要求么，他对别人也有这样的期待

吗？或者希望自己能有助形成一种追求

清廉人格的风气呢？

王仁杰：也有啊，人家请他当宰相，

他说我一人廉，并不能使天下人廉，所

以，他也想出去当宰相，干一番事业。

但是，他又担心隐居于陵会在无形中变

成做官的终南捷径，所以感到羞耻，而

一直处在矛盾中。陈仲子与儒家最大的

不同在于没有保持中庸，他有自身的独

特性和复杂性。

赵春宁：在我看来，陈仲子有点道

德洁癖，追求绝对的贞廉，过于绝对化

了。他实际上是抛弃了中庸。

王仁杰：过犹不及，这个人物好走

极端。不过，我认为有些事就算很少人

能够做到，也要追求，陈仲子为当下人

树立一个反思自己的道德标杆。一位香

港的诗人朋友认为，在现代文明世界里，

人要拷问自己。虽然这出戏没有一个明

确的主题，但是我感到陈仲子这个人物

是有现实意义的。

赵春宁：其实，他的目标还是挺明

确的，即使过程中有内心的矛盾犹疑。

他是用西天取经般九死未悔的精神来追

求贞廉，目标一直没变。他的存在，促

使现世的人反思。其实，我是觉得陈仲

子这样的人物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非常

少，反而比较多见于西方文化里。他是

一种理想，是一种理想状态的极致追求。

为了理想他可以抛弃世俗、现实世界的

一切东西，像堂吉柯德，虽然看起来有

点迂腐，有一点可笑，但是他摒弃世俗，

放弃名利，去追求精神的极致。在传统

文化里，更多的是追求一种现世的、积

极入世的儒家士人。

王仁杰：所以有的观众看了这出戏，

还是很震撼的。但在福州汇演时，个别

同行说看不懂。这个戏，知音非常少啊！

赵春宁：王仁杰老师，您所有的作

品中戏您最满意哪一部？哪一部是您的

代表作？

王仁杰：都不满意。一般公认的代

表作是《董生与李氏》，但是我个人更

偏爱《陈仲子》。

杨惠玲：仁杰老师，我觉得《陈仲

子》更能体现您对生命存在的关照、对

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思考与追求，兼顾

观赏性和思想性，既深刻又有趣。我认

为，经过不断打磨，这出戏会越来越好，

可以成为您的代表作。

王仁杰：我最喜欢的还是它，但我

这是小人物写小人物，很多同行之人认

为我的剧作显得小家子气，是非主流。

我觉得很少人会喜欢它。相比之下，《董

生与李氏》更好看，该剧曾在北京演出

八次。

 “这个戏要一直演下去，不要

丢掉……”

王仁杰：1990 年，这个本子写完之

后，我们整个班子一起讨论，要把它搬

上舞台。当时，各省的专家、同行来在

福州观摩汇演，其中有中央戏剧学院戏

文系主任祝肇年先生。这位老先生看戏

后兴奋不已，半夜，十来个人还聚集在

老先生的房间里一起讨论这出戏。他说

这个戏是“世界级”的，甚至分析出了

13 个主题。第二天老先生见到我们，还

鼓励我们说“这个戏要一直演下去，不

要丢掉”。祝先生也建议我们来中戏演

出，他说，“我相信我们的师生看得懂”。

魏惠娜：为什么这么好的一出戏却

尘封了许久？

王仁杰：当时，《剧本》月刊准备

发表这个剧本，而当时的主编认为这个

戏有政治问题，所以直到前几年《剧本》

月刊才发表。再加上其他原因，这个戏

就没再演……

魏惠娜：时隔这么多年，为什么将

这出戏重新搬上舞台？

王仁杰：曾静萍团长对这出戏一直

念念不忘。她也像陈仲子，十分执着。

中国戏曲原本就没有导演

杨惠玲：看这出戏之前，我一直对

戏曲导演有个看法，也许是偏见。我觉

得中国戏曲没有必要存在导演，尤其话

剧导演对中国戏曲所起到的主要是负面

影响。但是，看了这出戏以后，我的想

法就变了，我觉得关键不在于应不应该

有导演，而在于由谁来做导演。我觉得

应该要由像曾静萍团长这样懂得戏曲、

有责任心、有卓越的才能、视野又开阔

的人来当导演。我这样的想法不知道有

没有道理？

王仁杰：的确，她很有天赋，《陈

仲子》这出戏经过排练演出，到现在引

起一些关注，要归功于导演曾静萍。准

备重排时，曾静萍想邀请“大导演”，

我表示反对。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开销

大，带着一个团队来，没有一百多万，

完成不了。我们这出戏是七艺节演出的

剧目中最省的，因为除了法国的灯光师，

其他都是自己剧团的人亲力亲为的。我

反对所谓的“戏曲导演中心制”。我们

中国戏曲原本没有导演，一般都是老艺

人、师傅来教戏、说戏。他们没有什么

花哨的手段，而是专注于演员本身，专

注于戏曲本体。他不会想这里来个追光

灯什么的，但能保持我们梨园戏最原汁

原味的东西，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

真正表演艺术家。

杨惠玲：请话剧导演来排戏，往往

造成对戏曲程式的破坏。

王仁杰：话剧导演大多不懂得戏曲，

他们惯用的方式是用西方那套理论来改

造中国戏曲，而且很会吓唬人。比如说，

他一开始就让演员写好几页的角色自

传、心理分析等，戏曲演员不太擅长做

这个，以前也没有做过，突然听到就被

吓住了，感觉这个导演很高深。但之后

登场演出，这些都不管用。我们戏曲是

用行当与程式来表演的，哪怕是心理活

动也是用程式表现出来的。

张文辉：我们过去有那么多传统折

子戏，有导演吗？没有。戏曲导演制度

很值得研究。当然，我们也有思考。演

员从分配到脚色到上台唱、演，除了老

艺人当场传授点拨之外，剩下的就是用

我们心中已有的程式来唱来演。出场有

出场的程式，入场有入场的程式。再例

如，以前小梨园《陈三五娘》的演员都

是小孩子，他们哪里懂得什么爱情，但

是表演得又好看，又好听。为什么？就

是因为程式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演员

要非常懂得程式，戏才能精彩。再如《陈

三五娘》中，五娘偷看陈三，要表现出

女孩很害羞的心理。这个动作导演没法

导啊，但是科介可以表达。
（1）

赵春宁：戏曲不需要一个专职的导

演，演员一遇到表现“偷看”和“害羞”，

自然就用某种程式去表现。其实演员在

一定意义上已经是自己的导演了。

张文辉：我们的表演流程是先有剧

本、音乐，配上传统的科介，根据演员

自己的理解来唱、演，我们叫“走埕”。

然后，观众看了，根据观众的不同反应，

我们再来改。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

真正的戏曲导演是观众。

赵春宁：还有那个曲师、老师傅，

他们也承担着“导演”的职责。通过程

式化的肢体语言等来表现人物心理，这

恰恰是中国戏曲独特的魅力。我记得我

最早看的梨园戏，是曾静萍老师在我们

厦大法学院演出的《大闷》。这样的戏，

在我们传统戏里面，基本没有。

张文辉：这种戏也许只有梨园戏能

演，放在其他剧种，估计够呛。同时，

这也基于曾静萍导演对舞台的掌控能

力，她排演的效果比上一次好多了。观

赏性强不说，还实现了对舞台有限空间

的无限利用。上次排演，舞台中间又设

置了一个小舞台，是我们梨园戏小台式

的演出方式。但是，曾静萍没有这样做，

而是巧妙用了高台。整个舞台因此而活

起来了，推到远方，它就是一条山路；

拉到近处，它又成为饭桌、井台，甚至

是梦中蚯蚓的洞穴。

“我们一直在做‘减法’，使表

演回归艺术本身。”

杨惠玲：这个剧本要搬上舞台，您

是给导演和演员出了一个大难题？

王仁杰：是啊。剧本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剧本，给二度创作制造了不少困难。

这次重排，大家肯定了曾静萍的设想之

后，就开始紧锣密鼓地排练，结果还不

错。主演林苍晓功劳也很大，他很用心、

刻苦。自己的排练录像，一天内可以连

续看十遍，看完之后反复琢磨，练习，

让大家给他提问题，再改进。所以，从

彩排，到你们看的那一场，再到会演，

他的进步非常明显。他成功演过很多传

统戏的男主角，陈仲子一角可说登上了

新的高度。

杨惠玲：不少新编戏的布景很复杂，

上场的人物也很多，把舞台占得满满的，

显得凌乱。而《陈仲子》这出戏用歌队

代替了龙套脚色，像陈家的仆人、汲水

的乡民等，场上就干干净净的几个脚色，

让观众看着很舒服。曾导演是怎么想到

这种处理方式的呢？

王仁杰：梨园戏现在拥有曾静萍、

林苍晓这样的优秀演员是很荣幸的。但

同时，简单和干净的舞台也是这个团优

秀的传统。他们到北京、上海等地演出，

全部的行李一部卡车就装下来了。没有

什么其他多余的东西，仅留一个长条凳，

有时干脆连长条凳都没有，只用一盏

灯，在街边有路灯的地方就可以演。上

海的同行感到很奇怪，东西怎么可以这

么少！再比如，我们到台湾、法国去演

《董生与李氏》，什么道具都没有。再如，

这次《陈仲子》的演出也是，连马鞭都

没有。但是，观众依旧能理解。这其中

的原因，一个是过去经济比较困难；再

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做“减法”，将演

员回归表演。

王艺珍：《陈仲子》主角陈仲子的

服装是白褶子，外面还披了一件薄薄的

长衫，也是白色的，这种服饰和人物形

象是非常贴合的。

张文辉：这次演出的服装，我个人

觉得还不是很到位。这些服装已经过改

良，不是梨园戏的传统服装。您说的这

种，我们不叫褶子，褶子是京剧的叫法。

披在外面的是宽袖披风，能很好地衬托

出仲子的隐士气质。因为这出戏主要表

现陈仲子一心追求贞廉，正如你们说的

道德洁癖，灯光也都是白色的，舞台上

一片白茫茫的。

梨园戏艺术，其妙在写心传神、

活泼有趣

魏惠娜：我注意到，《陈仲子》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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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张文辉一边陈述，一边站起来，表演了

五娘偷陈三的身段，很生动传神。

（2）张文辉一边解释，一边示范，表演“奴

才科”，绘声绘色，生动有趣。

其他的戏不一样，仅仅是“辟兄离母”“碎

坛绝食”“半李三咽”“灌园拒相”“食

鹅呕鹅”“蚯蚓比廉”这几个情节串起

来，没有一以贯之的线索，也没有按发

生、发展、高潮和结局这样的顺序来写，

这是否也是一种减法？

王仁杰：对，你说的是传统话剧的

结构方式。这个戏不同于话剧，亦不完

全等同于传统戏曲。在人物性格上我们

不是用“减法”，相反地，是用“加法”。

而梨园戏正是这种人物心理的“加法”。

赵春宁：《陈仲子》画面唯美而干净，

给人雅致的视觉体验；同时剧本专注于

人物细腻多变的内心世界，给人余味绵

长的精神启发。这是否与梨园戏的独特

魅力相关？

王仁杰：是，梨园戏最初应当是厅

堂的艺术，是较雅致的艺术。我们一般

不会选那种排场很大的戏。梨园戏走三

步还要退两步，安安静静、慢慢悠悠的，

也是干干净净的。

杨惠玲：新编戏绝大多数很板正、

凝重、无趣，过于专注于表达某种情感、

精神、理念。您的戏既有正面、积极、

健康、深刻的思想意蕴，也生动活泼，

很有趣，让观众保持欣赏的兴趣。这是

您有意识的追求么？

王仁杰：很多剧种都把自己传统丢

了，我们剧团必须把继承传统放在第一

位。只有守住本体，才能将梨园戏更好

地保存和发展下去。所以，从剧本到音

乐到表演，我们几十年来一贯强调保存

梨园戏自身的独特性，否则，跟大剧种

相比就不值一文了。正由于坚持了梨园

戏的传统，才能兼顾了思想性和观赏性，

做到既深刻又好看。

王艺珍：这次演出，比如歌队，也

有人看不惯，说歌队的出现好像破坏了

戏曲的传统，这是对西方戏剧艺术的借

鉴吗？

王仁杰：这种方式并不是从西方

学来的，就是我们传统的。其实，我们

梨园戏中就一直有帮腔，而这次演出只

是让那些帮腔演员从后台站到了前台而

已。借助他们的声音，包括乐队，可以

发挥群众演员的作用。

杨惠玲：是的，宋元南戏确实有后

台帮唱，而梨园戏是南戏的活化石。

王仁杰：对，这就是我们传统本来

就有的。我们一直在努力将传统重新搬

上舞台，主要体现在表演上。在台上，

演员的表演都是由“十八部科母”变化

而来。例如，曾静萍编排的肥鹅舞，就

来自于梨园戏独有的“童丑”。

魏惠娜：原来是这样啊，我们以为

这段舞蹈吸收了现代舞的一些元素，其

实不是。那“蚯蚓舞”呢？比如“搓手”

的动作？

张文辉：对，这些都是梨园戏的传

统，如“搓手”表示在思考，思考的时

候做一个搓手的动作，然后跺一下脚，

说道：“哦，想到了”。还有扮演蚯蚓的

演员用的是“奴才科”。我们生行科步

中，有一个“奴才（科）”。它是这样演

的……
（2）

王仁杰：“返本开新”一直是我们

团坚持的原则，“返本”是途径，“出新”

是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固本、守本。

赵春宁：我们福建梨园戏实验剧团

确实重视戏曲艺术的传统，也强调剧种

特色，这是有目共睹的。

“拼命追梨园戏看，好像追星

一样……”

杨惠玲：王老师 , 在访谈即将结束

的时候，您能否对青年编剧的成长提一

点意见呢？

王仁杰：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说

说我的个人经历的吧。我自己从高中就

迷上了梨园戏，就拼命追梨园戏看，好

像追星一样，当然可能没有那么疯狂，

看了好几遍还不厌其烦地看，一边看我

还一边想古人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

要这样演，这个思考的过程很必要。这

些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的创作，无

形中就觉得下笔很顺畅。年轻时，一般

情况，我一个礼拜就可以出一个本子了，

而这个本子基本上不用怎么改动。一句

话，看戏非常重要，剧场是最好的课堂。

我还想强调一点，其实比起新编戏，传

统的剧目保留了更多的精华，要多多琢

磨。如扮演人鬼婚恋的《朱文太平钱》

仅仅四十分钟的戏，故事有多重转折，

却能做到环环相扣，有条不紊，始终扣

人心弦；以“乞火”为名大胆追爱，以

装有五百文太平钱的绣箧为定情信物，

以及试茶等情节的设计独具匠心，又有

浓郁的生活气息；女鬼“一粒金”的多情、

聪慧、真诚、可爱与执着，形象非常鲜

明；还有细节的穿插、科诨的点缀、场

面的描摹、唱词与念白的编排等，都做

得很好，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一句话，

学习编剧，要从研读传统老戏开始。

后 记

梨园戏细腻，看似安静、简单，细

细品味之后，犹如苦茶回甘，醇厚而绵

长，柔软而有力度。剧中脚色的一板一

眼、一颦一笑如清流在我们心中安静流

淌，滋润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王仁杰表示，梨园戏是历史悠久，

发端于宋元时期的泉州，被誉为“古南

戏活化石”。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出

于边缘性的地位，以致于有许多宝贵的

传统都丢失了。所以，福建省梨园戏实

验剧团从 1953 年建团之初就是举着“返

本开新”的大旗，恢复了不下百场戏。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创新

等实验，如新戏的编写、表演上的突破、

舞美的创新等，以适应当代人的审美需

求。他说，梨园戏需要当代青年尤其是

高校大学生的关注与支持，需要高校师

生的深入研究为其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

助力。若一种古老优雅的剧种从此黯淡

下去，我们于心不忍。


